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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會語言學，迎接劃時代的挑戰

楊秀玲＊

引言

在進入1 999年和二十一世紀的倒數日子裏，澳門的語言敎學與研究，是

擺在我們面前最有意義的任務之一。社會的急劇變革和劃時代的挑戰預報着新千

年的來臨。用不着八年時光，我們這幸運的一代，就將迎來“千福年”。本文將

先闡述一下澳門錯綜複雜的社會語言環境，然後平眺有着共同命運的香港、息息

相關的珠江三角洲和經濟騰飛的台灣，再移目望向東南亞、亞太地區，以至放眼

全世界。東西方交流的成果，爲我們在歐洲和世界各地開僻新的天地、建立新的

關係和帶來新的希望。從政治、經濟、文化、貿易諸關係的建立、維繫和發展，

都意味着澳門多語的需要，並反過來促進多語方向的發展。

澳門有着得天獨厚的國際地位，將來隨着幾項全球意義的巨大工程上馬，這

特殊地位又會進一步提高，那些帶着人文主義的主題、理想和抱負的工程項目，

將更使澳門面向全球。社會的進步和未來的發展，除了需要有傑出的社會精英外

，還將要有多語的優秀人材。可惜的是，我們這個多語的小城，迄今未見對其語

言現象展開系統的深入研究；對語言敎師的專業培訓也才剛剛起步。“其實，往

往要通過對雙語和多語的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才能眞正領悟到語言的社會意義。

也就是通過這一類研究，才會發現在哪些方面語言的變化，會反映社會文化的價

値觀。”（普來德，1 979）因此，本文將用相當的篇幅，強調要對多語的、

熔滙了東西方文化的澳門，進行系統的研究，提出幾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同時也

將探討一下語言敎師的培訓，提出如何利用澳門的特有優勢，加快多語人材的培

養 。

本文爲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擧行 。

＊ 澳門大學敎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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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語言問題提出很久了，早就該提到議程上來了。語言問題是關係到澳

門前途的關鍵問題之一，而在這過渡期的歷史關頭，顯得愈加突出和迫切。正是

這種“緊迫感”，促使我們嘗試研究澳門的社會語言現象及其與語言敎學的關係

。語言教學從來都是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緊密關聯着的。只有堅持刻

苦鑽研，認眞系統的敎學，對敎學法諸流派的理論和方法作深入研究和檢驗，博採

衆長，學以致用，不斷創新，才能提高澳門的語言敎學質素，以迎接劃時代的挑

戰 。

在研究方法方面，粗略地說，是由社會語言學的宏觀研究到微觀研究；重點

則從語言的社會因素到語言習得的個人因素 。

澳門的社會語言環境

葡國科英布拉大學經濟系敎授兼社會研究所主任蘇保榮敎授曾對現今澳門社

會做了這樣的描述：“澳門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微型世界，是一個十分特別的葡國

老殖民地，又是一個多種文化、多種語言的社會。她將好幾個多元化——文化的

多元化、社會政治的多元化、語言多元化、法律多元化——共治於一爐。”蘇保

榮敎授和他的助手、法律專家高美利博士，曾在澳門進行過兩年長的、深入的社

會調查，寫出的報吿書長達千頁，對澳門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法律問題，進行過

科學的分析，提出了較客觀的見解，由西方社會科學家做的這一類社會調查，在

澳門還是首次。經過詳述的論証後，他在提出當前的任務及其指導原則的結語中

精辟地說：“澳門在文化諸方面已是一個高度多元化的社會，這一點應繼續保持

。我們發現澳門的種種多元化，非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旣有中國文化華南

地區的風貌和習俗，又有獨特色彩的澳門文化、葡萄牙行政管理文化和香港經濟

文化等，因此，澳門的獨特地位絕非抽象概念，澳門的特色體現在其文化、法律

和社會多元化之中；同時也體現在居民生活質素、園藝、建築、飲食及其國際都

會的眼光和觀貌之中。”

其實，種種多元化已使澳門成爲獨特的“博物館式的城市”。（魏美昌，1

991 年）這座城市博物館，眞實地展示着四個半世紀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歷史、

人口的變遷和自從“海上絲綢之路”開拓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僅根據1 991 年

的人口普查，只有1 7平方公里的澳門，擁有四十萬一千八百人口，旣有老居民

，也有相當大比例的新移民；旣有中國人，也有不可忽視的土生葡人；不僅有豐

富的中葡文化遺產，而且中葡英這三種語言同時交替使用。廣州話和葡萄牙語不

用說了，英語在金融、貿易、旅遊、娛樂博彩、敎育以及國際交往中的使用，更

佔絕對優勢，還往往成爲操各種不同語言的人相互溝通的中介語。中葡人士之間

，官方或私人，也常常應用英語來溝通的，一些難度較大、內容較複雜的文件和

文藝作品，亦常見以英文作爲中葡文的過渡媒介。隨手可摘的一個實例，就是目

前正匆忙地想把澳葡法律，趕在1 999年之前譯成中文。由於工程浩大，有學

者建議分兩步走，即先由葡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轉譯成中文。其實談何容易啊

！當我跟一位法律專家談論此事時，她慷慨舒嘯，又像臨清流而賦詩！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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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學者們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嗎？難道他們眞的以爲可有足夠的人力、物力、

專業知識和技能，來對付這三種截然不同的語言。三種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嗎？

我的天啊，中葡法律，天淵之別，簡直沒法比較，就像美人魚跟恐龍……”。不

管此比喻是多麼的古怪，我這位朋友情懇意切地提出忠吿：光看今日的香港，已

足夠我們借鑑。根據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冰濂的看法，香港政府想把全部法律

準確地譯成中文，是“太艱巨了，是幾乎難以實現的……。問題是你別指望把普

通法的有效判例全譯出來，也很難用中文說明普通法系統，因爲它並非整套法典

。”（南華早報：大律師公會對香港法律的翻譯提出質疑。1 992年3月2日

）據知，香港政府極欲將法律譯成中文，從1 987年迄今四年多來，花了大量

人力物力，但那兩萬多頁的條款，只譯完百分之十。中譯文的初稿還備抨擊；“

叫人沒法看懂，簡直不是中文。”（南華早報，同上）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屬

於羅馬日爾曼體系的葡萄牙大陸法會更複雜，整個翻譯工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

是相當艱巨的。

有趣的是，我們一面全力支持中文的合法地位和多使用中文，一面我們又同

情那維護葡語和文化的呼聲！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儘管葡國管治澳門四百五

十年，葡語的使用，從來只局限於官方和政府部門，其普及遠遠比不上英語。葡

語的使用逐漸減少，由英語取而代之是完全有可能的。爲了保持澳門的特色，就

要保護葡語和文化；不僅只作爲文化遺產陳列在博物館裏，還應讓它在行政、立

法和司法方面，眞正扮演其應上演的角色。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約佔澳門人口百分之二的土生葡人，會聽會說廣州話

，但多不會讀和寫中文。他們有着特殊的社會地位，扮演着特殊的管治角色。作

爲中層公務員，“他們從來就是澳葡當局行政高層和華人社團之間的天然橋樑。

”（魏美昌，1 991 年）另一方面，在協助蘇保榮敎授作社會調查的採訪翻譯

過程中，我接觸過不少普通公務員，有從事園藝的，有做維修工作的，他們也能

說不少零星的葡語，但不會讀和寫葡文。這在某種意義上“文盲”，居然可以跟

葡國敎授溝通無阻，實在令人讚嘆。更妙的是，他們最常用的葡語詞滙是“家”

、“朋友”、“錢”等，使人立刻想到澳門語言運用的三個領域：家庭、學校和

職業 。

其實，人們都會留意到，在澳門這微型天地裏，除了中葡英三語流通外，來

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的遊客，川流不息地進入澳境，說的是多國語言；人們也

會看到，澳門居留着五萬歸僑，他們在不同的塲合，應用祖籍方言、不同口音的

“普通話”，甚至繼續使用原僑居地的語言——印尼語、緬甸語、等等。有時也

會幾種語言混合使用和交替使用。只要你到鬧市走動走動，聆聽聆聽，你定會發

現，小小的澳門，竟是個語言的大滙點 ！

誠然，在這種環境下，多語的互相影響和滲透、語界的模糊和語言的混雜使

用就在所難免了。在每一種語言的習得過程中，要學到純正的語言並達到高水準

，就要盡更大的努力了。語言敎師、學者和敎育學家對越來越泛濫的非規範語言

的混雜使用同表關注。特別是在學生的寫作方面，當學生隨心所欲地將支離破碎

的英文，胡亂地穿揷進中文作文裏，使敎師深感頭痛。語言的“環保分子”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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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語言的“衰敗”，難以捍衞語言的“純潔”。語言學家程祥徽敎授和劉羨冰

校長在其合寫的論文《澳門的三語流通和中文的健康發展》中，列擧了大量生動

有趣的例子，說明在多語的澳門，多種語言在相互影響和滲透。他們對 C h i ng l i s h

作了尖銳的批評，稱之爲“夾雜英文詞語的不純正的漢語”，甚至稱之爲“怪胎”。

但是，不管怎樣，這種語言現象會繼續存在。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特定

的語言環境，爲語言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從積極方面來看，澳門是英雄用武之

地，是從事語言敎學生動活潑的研習塲，更是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事語言敎學

法研究、特別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理想園地 。

澳門語言敎學的現狀

上面提到，澳門尙未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敎育制度。雖然政府已邁出了一大

步，而且制定出《敎育綱要法》和《高等敎育法》，但很關鍵的語言問題，尙未

提到敎育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上。而說到語言敎學又有它一整套的體系：政策的制

定目標、行政管理、專業原則、敎學形式、師資培訓、教學法、課程設計、敎材

編寫、語言敎學成就的限制條件以及評核等，都是要一步步解決的問題，可能要

花好多年才會有所成的。其實澳門學校制度的多元化是最明顯不過的了：有的取

決於傳統的附屬關係，有的根據學生的升學取向，還取決於授課的語言。例如，

準備學生升讀台灣的大學的學校，當然採用台灣的學制；而準備學生升讀香港的

大學的，就跟隨香港的學制，但主要還是取決於授課語言。每間學校根據其傳統

、特色，學生的需要和出路，師資和資源來決定其敎學語言。據此，我們大致上

可把澳門的學校分成四種：以中文爲授課語言的中文學校，以英文爲授課語言的

英文學校，以葡文爲主的葡文學校，還有雙語（中葡）學校。根據最近政府公佈

的統計數字， 1 9 9 1 一 92年度，有 1 3 7間（中小學分開計）中文學校， 擁

有七萬學生，佔全澳學生的83％；1 6間英文學校約七千學生，佔全澳學生的

9％，而其餘學校有學生三千二百九十七人。從數字顯示出，澳門四十萬人口中

，有八萬名學生，即是說，每五個澳門人，就有一個是中小學生。但更突出的是

，在澳門所有學校都同時設中英葡三門語言課（亦有學校開設法語課），而除中

英必修之外，葡文也是必然的選科。三種語言中，葡文是“寵兒”，享有政府的

資助，配有良好的師資和設備 。

近年來政府極力推廣葡語敎學，祈求在1 999年之前的最後幾年，畢其功

於一役。兩三年前，許多中外學者認爲政府的努力是徒勞的。理由很簡單：怎可

指望用幾年的時間，來成就過往幾百年沒能成就的大業呢？不過現在看來，有時

某種刺激，也會觸發奇跡出現的。在葡文班裏，敎師派發問卷，其中有一條問爲

什麼要學葡文？不少人坦白地答：“我想多賺錢”。公務員獲得的雙語津貼該是

一種有效的鼓勵。有些政府部門規定，政府官員要學中文或葡文以成爲雙語人材

。有些政府部門星期一至六，每天上午九時至十時用來學語言。辦公室成了語言

課室。政府部門也爲華人開葡文班，爲葡人設中文班。夜學葡文班常擠滿了護士

、醫生、敎師、警員及各專業人士。上班前上課，午間工休上課，晚飯前、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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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課，澳門人如此拼搏學外語是前所未有的。行政曁公職司開辦過一期語言敎

師進修課，二十個學額竟有上百人申請。每晚八時至十時上課，竟無一人請假或

缺席 。

其實，澳門回歸中國，並不等於葡語和葡國文化也要撤回歐洲。語言學習可

以超越國家民族的界限。通曉中葡雙語，有利於促進國家民族的交往，有利於保

持和豐富澳門的文化遺產，傳之於後世。這種情感的抒發，請看文化學會的一首

詩：

澳門是一文化巨著！

砌磚添瓦、修橋鋪路，

中葡人民齊來建築；

作家給它描述，詩人賦它靈魂，

一章接着一章，

一部接着一部，

馬交在書中屹立如故！
（譯自1 987年1 0月1 5日香港英文虎報）

澳門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高樹維最近宣稱澳門爲“世界文化城”。（南華

早報1 9 92年 3月30日）澳門東亞大學的成立和發展爲今天的澳門大學，在

學術各領域担負起科研和敎學的主導地位，這裏面也包括了語言的敎學與研究。

促進澳門發展，加強國際聯系

澳門跟香港，後者稱爲“東方之珠”，前者號日“東方蒙地卡羅”，近百年來，

經歷過巨大的冲擊和變革，有着近似的命運，同享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果實，人

均產値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汶萊和新加坡。一切利好因素幸運地套在一起，使港

澳保持繁榮和安定。政治上，港澳將分別在97年和99年回歸中國，成爲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同時港澳又是中國的兩個前哨“窗口”，爲中國提供

世界信息、引進外資，吸取現代科技和工商管理經驗。港澳又是東西方文化的交

滙點 。

在過渡期裏，港澳面臨相同的問題和挑戰，包括語言方面。澳門傳播旅遊暨

文化政務司高樹維在他最近訪港時也說到這一點：“……澳門和香港一定要在政

治和經濟上緊密合作，不論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這種關係要進一步加強。我們在

過渡期面臨的問題大致相同：有公務員本地化的敏感問題，法律問題，跟中國人

打交道的問題，還有語言問題。”（ 南 華 早 報 1 9 9 2 年 3 月 1 0 日 ）

誠然，港澳之間在人口、面積、經濟實力、國際地位和敎育方面的差別，也

是顯而易見的。單看語言問題，香港政府敎育委員會五次報吿書都把它當重點問

題討論。由於種種質與量的差別，香港對澳門各生活領域有絕對的影响。澳門人

在許多方面都跟香港認同。以電視爲例，百分之一百澳門觀衆看香港電視。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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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女老幼的影响是深刻的，這裏也包括了對人們的語言習慣和語言發展的影响

。連牙牙學語的幼兒，話還不會說，就跟着電視唱廣吿歌，邊唱邊吸收其香港文

化、價値觀和語言成份 。

除了跟香港的關係之外，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台灣、亞太地區、歐共體等，

建立並發展關係。而所有這些關係的建立和發展，當然離不開語言的關鍵作用。

澳門雖小，却有着獨特的吸引力以及促進國際交往的活動力。澳門一年四季

節慶不斷，定期擧辦的大型國際活動，引來國際一流的藝術家、音樂家、賽車手

。光1 991 年就有第三屆國際烟花節、第五屆國際藝術節、第三十八屆格蘭披

士大賽車、言語、烟花、旋律、車聲交織在一起。而1 992年是一連串的國際

會議、學術研討會，研究討論財政金融、工商貿易、旅遊、投資、歐共體以及雙

語、多語的發展等。澳門五星級酒店的密度也是世界第一的，可爲國際學術活動

提供理想的會塲。因此，九十年代的澳門，不僅繼續吸引遊客、商人、還會吸引

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行政管理人員和專家學者 。

此外，一些大型建設，將進一步提高澳門的國際地位。這包括國際機塲、新

碼頭、深水港、貨櫃碼頭、第二條澳氹大橋以及廣珠鐵路。還有一個鮮爲人知的

“希望與幸運”巨塑，据知已經籌劃八年了。其人文主義的主題，靈感來自紀念

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的艾菲爾鐵塔和紀念美國獨立一百周年的自由女神塑像，並

緊抓着這新世紀，新千年蒞臨的歷史機緣，在東半球建立一巨塑。以象徵世界和

平和人類希望，並祈求爲澳門帶來繁榮昌盛。所有這一切，都給澳門的語言敎學

提出新挑戰和令人興奮的前景 。

師資培訓與研究

然而，當我們一面對澳門語言敎學的現實，就看到一大堆問題。例如除了方

言外，學生要應付三種語言。他們到底學得怎樣？幾種語言怎樣分辨或混淆到何

種程度？均尙未見深入細緻的研究。在學校裏的各科語文敎師，像在打一塲語言

爭奪戰——爭奪學生的時間和精力。因缺乏統籌和管理，混亂、重叠，敎師負擔

過重，使敎學盲目而沉悶，敎學質量沒有保証，程度差距太大。特別是學生母語

都未學好，缺乏第一語言的基礎，同時又要應付三種不同語言，結果哪一種都難

學好，也影響別的科目知識的吸收，是應作深刻檢討的 。

不用說、語言敎學質量取決於敎師的質量，而師資培訓計劃要靠科研成果提

供準確的資科和依據。可是，科研却恰恰是澳門最薄弱的環節之一。當然，澳門

大學的發展和逐漸完善，將使情况有所改善。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敎學和科研，兩

者相輔相成。沒有科研，學術界就會死氣沉沉，沒有創新，而敎學和專業也得不

到健康的發展。重大的科研項目，包括語言研究和政策的制定，該由政府部門與

大學共同參與。下面幾個方面的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最迫切的計爲：

1．徹底了解我們多語言環境形成的文化、歷史、政治和經濟因素，以明確未

來的語言需要，制定相應的語言政策，以迎接劃時代的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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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眞調查語言運用的不同領域，以便認識語言的地位、語言的選擇，從而

提出敎學的目標和要求；

3．全面研究澳門的學校類型、敎學媒介、學生發展方向以及學校的歸屬關係

，從而爲澳門學校的語言敎學計劃協調和系統化，提供理論根据和指導；

4．深入研究敎學效果和回報率，特別是澳門學生從幼兒時已開始第二語言的

學習，一學十數載，但收效與所花的時間和資源極不相稱。這該從敎學的

每一個環節進行檢查，找出癥結的所在，提出積極的解決辦法；

5．對現有的敎學輔助設備進行認眞的研究和評估，避免盲目的一窩蜂地鑽進

昂貴的硬件中去，浪費已夠緊張的資源。對語言實驗室、電腦輔助敎學要

耐心實驗和研究，以探索出最佳效果；

6．全面、深入研究語言敎學法、敎學理論、社會語言學諸領域，從而找出在

多語環境下的敎學規律，鼓勵語言敎學的創新 ；

7．認眞研究語言本身的規律，人類語言的共性以及與第二語言習得的關係 。

此外，對澳門的現有語言敎師隊伍也應進行調查。其實澳門有着一支很具國

際性的敎師隊伍。單英語敎師隊伍，除了本地培養的之外，就有來自香港、中國

、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度、緬甸、印尼、美國、英國、加拿大，甚至還

有來自中東國家和非洲的烏干達。研究這些敎師，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可出一

本大部頭的書了。當然，學校校長和敎育學家對這樣一支語言敎師隊伍，會有不

同的看法，也會由於他們語言的差異，專業水平的高下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造

成管理和溝通上的困難。不過從積極方面來看，應是利大於弊。特別是考慮到澳

門師資短缺，未來的需求，以及澳門本身多語、多種族的特點，這樣的敎師隊伍

是有好處的，是可以通過在職培訓和精心設計的培訓課程予以充實提高的，不僅

提高其專業質素，更可增強他們的歸屬感。這樣做的成功機會，應該是比較大的

，因爲他們就在我們中間，擔負着語言敎學工作，逐漸溶入澳門社會，爲敎育事

業做出貢獻 。

最後，我想重申：本文只是對澳門社會語言現象進行初步探討，旨在提出問

題，引起研究興趣。我深感到，有太多的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千頭萬緒，非本

人能力之所及。我衷心希望，語言專家、語言敎師和敎育界先進和朋友們充份認

識到我們面臨劃時代的挑戰和擔負的使命，展開深入研究，爲迎接新世紀、新千年

，爲澳門的繁榮培養多語人材，做出卓越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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